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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八达岭长城，脚下砖石历
经风雨侵蚀、亿万人步履踩踏，
已然斑驳坑洼。我用手指轻抚
砖面——也许工匠也想不到他
们亲手烧制的城砖，能供后人登
临遥想。岁月流转，筑城者的汗
水与尸骨早已融入泥土，他们姓
甚名谁，湮没尘烟。

游颐和园，昆明湖水澄澈，倒
映蓝天白云，佛香阁鎏金宝顶依
旧耀目，让人恍然窥见晚清王朝
的最后余晖。光绪年间为那场庆
寿大礼，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只为
修建一座供太后享乐的御苑，至
今压得人透不过气。这笔经费能
绘出两张走向迥异的历史图纸：
一纸绘出海防图景，图强新生；一
纸勾勒楼阁飞檐，讨太后欢喜。

长城到颐和园相距百余里，
两处遗址，各自写下两个王朝统
治者在历史岔路口上的选择：或
于苦难中埋下利泽后世的根基，
或在浮华享乐间错失自救的转
机。城与园遥遥相望，正所谓“秦
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一

秦始皇与隋炀帝，千百年间，
话本戏曲将二人钉在暴君的耻辱
柱上。

嬴政焚书坑儒、大兴徭役，长
城之下白骨堆积，无数百姓戍边赴
死。生于秦代的民众，无从感知大
一统的历史远景，却真切承受着无
休止的征役、严苛的律法、骨肉的
离散。民众对苛政的切肤之痛，与
帝王胸中囊括九州的格局，剧烈冲
突，终令大秦江山倾覆。

然而，剥去乱世铁血外衣、抛
开君主偏执性情，秦始皇留给后
世的是什么？春秋战国数百年
诸侯割据，争端无休。及至嬴政
横扫六合，终结了王公世族的割
据：书同文，为华夏筑牢统一的
文化脉络；车同轨、广修驰道，畅
通地域之间的阻隔；废分封、立
郡县，改“家天下”为“官僚治
国”，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可
见秦制影响之深。史学家黄仁
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
曾论，抛开嬴政个人功过性情，
公元前221年完成大一统，用他
的话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
裂为变态”。

隋炀帝亦不遑多让。拨开时
空的重重浓雾，他拥有一种远超
所处时代的视界——京杭大运河
串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
江五大水系，畅通南北水运，将江
南富庶物资源源北运，不仅平衡
了南北经济格局，也巩固了北方
边防。史学家测算，隋大业元年
至大业八年，炀帝接连启动22项
大型工程，累计征调役工3012万
人次，彼时全国总人口仅 4600
万。冰冷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人
以血肉脊背扛起的一条川流不息
的千年水道。隋唐史学者胡戟先
生曾指出，在从门阀贵族政治向
科举官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隋
炀帝与武则天在政治改革上走得
最远，但二人在历史上蒙受的污
名也最深。隋炀帝行科举取士，
更打破豪门世家的权力垄断，寒
门子弟可凭学识跻身朝堂，此后
千年官吏选拔体系由此建立，是
为“利在千秋”。

雄主的宏图，着眼于未来的
远景，却置朝廷当下的安稳于不
顾，结果二世而亡。根源清晰可
寻：几代人的变革重任，本需数十
年慢慢消化，却压缩在十余年间尽
数推行，变革步伐过猛，施政手段
过于刚厉。猛药虽能根治国家沉
疴，却无暇安抚当下各阶层，损伤
了王朝元气，是为“弊在当代”。秦
皇、炀帝是历史苦难的责任者，民
众的怨怼，伴随其身前身后。

二

若说秦隋因大改、行事刚猛
而二世倾覆，那么王莽新朝与晚
清，则呈现了另一种失败路径。
王莽篡位前善于经营人心，体恤
苍生，四处赈灾济贫；身居高位而
勤俭自持，礼遇寒门贤士，朝堂之
上谦卑恭谨，是当世公认的道德
完人。及其当政，却脱离真实社会
生产力，食古不化，复古周礼，朝令
夕改，频繁更迭币制、官制、田制，
农商百业彻底失序。史学家范文
澜在《中国通史》中评其币制改革，
认为此举是在大混乱之上再添混
乱，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先前那
些脉脉温情的小惠，最终未能阻止
国家治理的彻底崩塌。

晚清政权，则将舍大德、逐小
惠的短视与懦弱展现到极致。闭
关锁国日久，制度僵化，列强坚船

利炮轰开国门，亡国危局近在眼
前。彼时真正能救亡图存的大
善，是彻底革新体制，可晚清统治
者死守皇权与贵族私利，始终不
愿触碰制度根本。洋务运动只仿
制器物，戊戌变法中途夭折，预备
立宪虚伪敷衍，所有变革浅尝辄
止。统治者以治标不治本的方
式，裱糊着王朝的溃烂。王莽失
之于政令过繁、方向混乱，晚清失
之于畏首畏尾、变革不彻底。路
径虽异，其“逐小惠而失大德”则
一也。

藏于史书更深处的争讼，不
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世人评判
历史的尺度。世俗对于善恶的评
价，往往轻率地以一事定终身：对
一生作恶者，因其一念之善便予
宽宥；对一生持守者，因其一事之
失便加苛责。于是秦始皇一统九
州、奠定国家根基的功绩，抵不过

“焚书坑儒”四字刻板标签；隋炀
帝开凿运河、开创科举的世祉利
好，掩不住时人对其劳民伤财的
斥责。

更吊诡的是，世人常从“一事
定毁誉”的一端，跳到另一极端：
人为剪裁历史人物，以塑造完
美。孔子困于陈蔡，饥寒交迫、前
路迷茫；诸葛亮连年北伐，暮年有
心无力、壮志难酬。后人却剥离
他们身上凡人都应有的困顿与缺
憾，将其供奉于神坛，反倒失去了
对真实人性的理解。

三

千年前诸葛亮治理蜀地，有
人劝他多赦免罪人、广施小恩以
收拢民心，诸葛亮断然回绝，留下
传世箴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仅仅九字，道尽行善、治国的
辩证要义。

北宋张咏主政蜀地，一名署
吏偷盗府库数百铜钱，张咏判其
死刑。旁人劝阻：区区数百文，
罪不至此。张咏答道：“一日一
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
穿。”真正仁政，不在于广施小恩
博取虚名，而在于树立规矩、严明
法度。

明代海瑞以一纸《治安疏》谏
言君主“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
矣”，以毕生仕途作赌注，只求推
行利国利民的长久变革。就任应
天巡抚期间，强力打压地方豪强，
勒令世家归还侵占百姓的田地。
此举虽招致士大夫群体攻讦，却
护住了底层百姓赖以生存的土
地。

世人常喻两种善举：行大善
如同栽树，深植厚土，耐住漫长孤
寂。前期少见枝繁叶茂，无人得
享绿荫，历经数十载方能长成参
天巨木，荫蔽后人。行小惠恰似
养花，一朝浇水施肥，不日繁花盛
放，即刻收获路人赞叹。可狂风
骤雨袭来，繁花转瞬凋零，毫无抵
御风雨的根基。人性偏爱即刻可
见的绚烂、唾手可得的温暖，鲜有
人愿意承担种树辛劳、等候经年
生长。

四

黑格尔曾言：一个民族有一
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
望。我们总要拥有一批仰望星
空、着眼百世之人，方能拥有不断
前行的希望。其中有些人选择大
善，总难获得同代人的理解和包
容，甚或背负千载骂名，在史书里
被涂鸦，但他们在历史的负重中，
共同构筑起民族坚韧的脊梁。

然而，我们也须直面另一层
追问。恩格斯在阐释黑格尔时曾
言：“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
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以万千血肉作燃料、以一代生民
苦难为代价换来的时代前进，究
竟算不算真正的进步？若只铭记
秦皇一统山河的功业，却抹去长
城之下累累白骨；只称颂运河奔
流万世的福泽，却无视当年纤夫
弯腰跋涉的呻吟——即便以后世
的“大德”为名，也不能抹杀前人
承受的无尽苦痛。

长城脚下，我曾偶遇一位守
山老农。闲谈间问及他对这道城
墙的看法，老人磕了磕烟袋杆，缓
缓开口：“我祖辈有人修这城墙，
活活累死。我自小在墙根下长
大，它挡过战乱，也遮过风雨。”

这便是寻常百姓面对大善最
朴素的心境：不否认功业，亦不遗
忘血泪。

时间不会替世人作出选择，
只把所有选择的结局静静留在原
地。长城砖缝仍嵌着千年前的泥
沙，昆明湖底仍沉睡着当年彩船
的礼炮浮华。

我的胃，先一步认下这座城。
我自皖地来，半生浸着徽菜清浅鲜灵，一杯毛峰

润喉，两块徽墨酥甜齿，原以为余生便这般清淡度
日，无波无澜。两年前来武汉女儿家落脚，最先归顺
这异乡烟火的，竟是我的肠胃。它比我通透，比我柔
软，懂得在陌生人之间寻一味妥帖温存。

初至江城，口舌终日寡淡。老家的粗陶茶盏、装
酥饼的旧铁盒都留在江南故里。超市买来的茶叶，
饮来枯涩如干枝；街边零散的徽墨酥，少了老铺炉火
经年熏养的温润甜香。心头总悬着一块空缺，做什
么都提不起兴致。女儿常劝我出门走走，寻些吃食
宽慰自己，可世间滋味，差一分底蕴，便全然不是当
初模样。我惦念的，是黄山脚下山雾清灵，是老店历
经岁月熬出来的人间旧味。

某个晴好清晨，老伴挽着我踱进户部巷。青石
板被往来行人磨得温润透亮，曲曲折折延伸向街巷
深处。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面窝入滚油滋滋的轻响、
食客低头嗦面的细碎声响交织一处，满巷滚烫烟火
扑面而来。那一刻忽然懂得，武汉人的过早，是把世
间所有温热，尽数铺在清晨简陋的木桌之上。我沉
寂许久的胃，如久旱荒田逢细雨，悄然柔化。

户部巷北口的蔡林记，招牌黑底鎏金，一眼便能
望见。始创于一九二八年的近百年老店，整条街巷最
动人的烟火，都聚在此处。头一回站在煮面大锅前，
静静看师傅持竹笊篱捞起八分熟的碱水面，抖落水汽

盛入粗瓷老碗，一勺石磨黑芝麻酱缓缓浇落，色泽浓
黑油润，全然不同于市面寻常黄芝麻酱。低温细磨的
芝麻，香气沉敛绵长，膏体绵密，从不会结块黏糊。

我捧着碗筷笨拙翻拌，麻酱裹不住面条，厚重香
气闷在舌尖，尝几口便搁下。邻桌本地老者瞧得分
明，伸手接过我的碗，手腕轻扬，面条高高挑起反复搅
匀，铺上脆萝卜丁、酸豆角，撒一把青绿葱花，淋上店里
秘制的老卤。拌匀后的面条根根裹满褐亮酱汁，入口
筋道弹牙，碱水面独有的浑厚碱香齿间舒展。酸豆角
冲淡麻酱的醇厚，脆萝卜添几分鲜咸，焙炒芝麻独有
的焦香，自舌根缓缓漫开，好似淡墨落在宣纸上，慢慢
晕开一层温柔。我低头细细吃完，连碗底余酱都舍不
得剩下，自那日后，这一碗黑芝麻热干面，便成了心头
割舍不下的念想，隔几日不来，心底便空落落的。

店里终日炸着面窝，是本地人吃热干面时的标
配。铁勺舀混了黄豆细粉的米浆，撒芝麻葱花下入菜
籽油锅，外圈炸得薄脆金黄，内里糕体软润清甜，一口
焦脆、一口软糯，恰好中和麻酱面的浓郁。每到秋冬
微凉时节，吃完拌面总要添一碗蛋酒。土鸡蛋打散，
沸水冲起如云絮般软嫩的蛋花，兑上醇厚孝感米酒，
甜度温软，熨帖脾胃，一碗入腹，满身寒凉尽数消散。

去得多了，店里一些师傅都记牢了我的口味。
煮面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炸面窝会特意多添一把
芝麻，蛋酒主动少放冰糖，不必多言半句，经年相处，
生出无声的默契。从前待人总带着几分疏离防备，

后来才知晓，市井间的善意从无需客套寒暄，这般细
碎温柔落在身上，心底满是柔软暖意。

初来武汉，总觉这座城喧嚣扰人，宽阔街道车流
不息，本地人说话声调敞亮，初听总似争执，早年下
楼买菜，都心生局促不安。日日清晨踏足户部巷，在
蔡林记守一碗热干面，慢慢读懂喧嚣背后藏着的热
忱坦荡。武汉人从不爱婉转客套，舀酱盛面从不吝
惜分量，路上见人提着重物，也会主动上前搭把手，
所有真诚，皆落在实实在在的日常里。人与一座城
的牵绊，从来无关深奥道理，不过一碗适口热面，一
份不加修饰的温柔。日子久了，胃安顿下来，漂泊的
心，也随之安稳。

前些时日女儿提议，带我去一家精致的网红早
茶铺，我婉言推辞。再精巧的摆盘，再别致的景致，
都抵不过蔡林记黑芝麻热干面地道绵长的风味。我
贪恋的从不止口中吃食，是店内终年蒸腾不散的热
气，是邻座街坊闲话家常、闲谈儿孙琐事的鲜活气
息，四方细碎烟火揉作一团，成了我暮年异乡落脚的
依靠。随便寻一张老旧木凳落座，捧着一碗滚烫拌
面，才算真正融进这座江城。从前总以为归属感是
宏大厚重的字眼，如今方才明白，它不过是一碗面递
到掌心时，那份刚好动人的温度。

半生偏爱徽地清鲜滋味的安徽老翁，终究在户
部巷蔡林记，寻到老胃的归处。漂泊迟暮的心，也在
巷中年年岁岁不息的烟火里，妥帖落地，再无流离。

户部巷的风，吹软了我的胃
朱利竹

岁月如流水，不舍昼夜。历史是过往人事的沉
积，其间有伟人与众生，有大事与琐事。芸芸众生中
的大多数与日常细碎，或许会随风而逝，但那些在危
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英雄、那些关乎民族存亡的重大
事件，以及那些闪烁人性光辉的瞬间，终将被历史铭
记。将这些留存下来的精神财富从岁月深处打捞出
来，对后人而言，是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启迪。

因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有幸初访宁夏，初抵
固原，初次登临六盘山，对宁南的风物人情感受尤
深，这趟旅程也为我的生命积累增添了厚度。特别
是在六盘山上，看天高云淡，感受毛主席当年的伟
大胸怀与诗人气质，我辈唯有满怀崇拜与敬仰。

六盘山山路盘旋曲折，从山下到山上，其盘旋弯
道肯定不止六重。当地民谣说：“六盘山，十八旋，上
山二十五，下山三十一。”我们坐在车上，也未刻意去
数这上上下下的旋数。上山之后，但见山巅是一块
平地，铺满水泥方砖，形成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东
面，矗立着三面硕大的红色军旗，旗帜一侧的白色长
条框内，分别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的番号。三面旗帜叠起的旗面上，是江泽民同志题
写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几个金色大字。

三面旗帜之后，登上长长的台阶，便是六盘山红军
长征纪念馆。纪念馆高大巍峨，气势磅礴，前来瞻仰的
游客川流不息。人们在此重温红军将士出生入死、跋涉
万里、流血牺牲，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壮阔历程。

我在纪念馆里，随着人流，将那些实物和图片
细细看了一遍，心中的崇敬与感佩装得满满当当。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毛主席书写的
《清平乐·六盘山》手迹，有好几种版本，系毛主席在
不同时期所书，各有千秋，其中一种我尤为喜爱；二
是我在这里看到了有关红二十五军的记载——这
支最早抵达宁夏、最早翻越六盘山的红军队伍之
一，诞生于我的家乡湖北，因此倍感亲切。

我之所以对红二十五军如此关注，不仅因为它
是诞生于湖北的红军部队，更因为我与它有着一份
特殊的“书缘”。20世纪90年代，我曾出版过一本
《窑工虎将》，讲述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故事，该
书曾获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徐海东是湖北大悟新
城镇人，出身窑工，早年他率众暴动，身经百战，负伤
数十处，人称“战神”，是红二十五军的核心人物。新
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位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开国
大将之一，毛主席曾多次称赞：“徐海东是对革命有
大功的人。”湖北籍军旅作家钟法权，在其近作《最先
到达的长征》中，对红二十五军和徐海东的故事也有
详尽叙述。

在六盘山上的纪念馆里，看到有关红二十五军的
记载，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支英雄部队的来路与征程。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后，鄂豫皖边界地区的
工农群众陆续举行多次武装起义，先后建立了红四
军和红二十五军。后来，两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
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2年7月，
国民党军以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围剿”，红
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决定转战西进，留下红七十
四师、红七十五师及各独立部队，重新编成红二十五
军，坚持游击战争。1933年9月，红二十五军遭敌包
围分割，红七十五师由吴焕先、戴季英率领，突围至
鄂东，仍保留红二十五军番号；而红七十四师则由徐
海东率领，退回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1934
年，红二十八军并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
焕先任政委，下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

不久，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传达指示，要求
红二十五军撤离苏区，挥师北上抗日，程子华留任
红二十五军工作。鄂豫皖省委原拟安排程子华担
任参谋长，但徐海东主动提出让程子华担任军长，
他担任副军长的建议，省委最终同意。整编后的红
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
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全军三千
余人，辖第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于
1934年11月中旬正式出发长征。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一路浴血奋
战，冲破敌军重重围堵，以惊人的速度挺进甘肃。
1935年8月15日，他们到达甘肃静宁县北部的兴
隆镇、单家集一带，由于追剿之敌被远远甩在身后，
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单家集休整了三天。

单家集居民多为回族，民族特色浓郁，此前对
红军一无所知。这三天里，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

带领官兵开展宣传，帮助群众打扫院落、担水、干农
活。他们还抬着写有“回汉兄弟一家亲”的匾额，送
到兴隆镇清真寺，并奉上六个大元宝和六只肥羊，
以礼待人，同时向阿訇和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主张和红军纪律，收效显著。当地回族群众和阿
訇对红军不派捐、不拉夫、不打粮草的严明纪律深
表拥护，阿訇还率众送来写有“仁义之师”的锦旗。

三天后的清晨，红二十五军休整完毕，未惊动
群众，悄然离开单家集。

80多年后，有记者到单家集采访时，当地回族
群众仍深情回忆：1935年8月，这支进入宁夏西吉
县的第一支红军，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与宗教信仰，
并将当时颇为先进的粉条制作技术传授给当地百
姓。如今，“红军粉”已成为当地致富产业，靠此技
术，西吉县王河村摆世忠家的年收入突破三十万
元，还带动同村十户人家成功脱贫。摆世忠说：“粉
条对我们这个家庭和庄子来说，就是支柱产业，而
这门技术正是红二十五军传下来的。”

我在六盘山上想起红二十五军，正是源于西吉
县兴隆镇单家集的这段深情记忆。

历史多有机缘，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必然。就在红
二十五军离开单家集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
（即红一方面军）也抵达此地。得益于红二十五军打下
的良好群众基础，当地群众对中央红军同样热情相待，
使得中央红军免去了大量宣传动员工作，得以顺利驻
扎，毛主席还在单家集住了一夜。1936年10月，红二
方面军也到达单家集，并在此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红二十五军离开单家集后，翻越六盘山，继续
长征，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是
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
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
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遗憾
的是，政委吴焕先已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
牺牲。刘志丹也参与了军团的领导工作。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于1935年10月7
日击溃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后，当天翻越了六盘
山。置身山巅，毛主席诗兴勃发，留下了伟大的词章
《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
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
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0月19日，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
会师，完成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六盘山，
正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我在六盘山上追忆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的宣传
经历与翻越六盘山的壮举，本可就此收笔。但当年
写作《窑工虎将》时，我还知晓徐海东将军的另一则
故事，此事在党史资料中亦有记载，值得一并写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严
冬将至，部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缺吃少穿，连温
饱都难以保障。如何筹款筹备被服、让战士们顺利
过冬，成为摆在中央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难题。
在陕北，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多次开
会商讨对策，在瓦窑堡附近的凤凰镇专设采办处，
由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成任主任。杨至成盘
点家底后发现，部队满打满算仅有一千多块大洋，
而当时中央红军有七千余人，要渡过眼前给养难
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大洋。

杨至成将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

急切道：“上哪儿去弄这么多大洋？”毛泽东沉思片
刻，突然想起前几天刚见过面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
徐海东。他对杨至成说：“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
找找徐海东。我相信，只要有可能，他一定会帮我
们。”于是毛泽东写下向徐海东借两千大洋的借条。

杨至成持借条找到徐海东。徐海东看完纸条，
顿时陷入深深的自责。自从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他
虽让经理部为中央几位领导做了几套棉衣、送去几
包银耳，却未想到拨出钱款为红军主力解饥寒。如
今反倒让毛主席亲自打条子借钱，实在不该！

徐海东立即召来供给部长查国桢，问道：“咱们
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

“还剩七千块大洋。”查国桢答道。
“那好，留下两千，五千块给中央。”徐海东手臂

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
素有“守财奴”之称的查国桢坐在炕沿上，没有

应声。他心中盘算：军团首长既已决定，自己不便反
对，可部队眼下正需大笔款项支付伤病员过冬费用。

徐海东明白查国桢的顾虑，语重心长地说：“是
啊，这点钱我们自己都不够用，若拿出五千块，就更
拮据了。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开口向我们借钱，
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我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
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保证他们
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

查国桢毕竟是经历长征生死考验的老红军、老
党员，听了军团长一席话，坚定地点了点头：“我们
在陕南时，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你和吴政委当时
都说，哪怕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
来。如今送去几千块钱，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不
当‘守财奴’了，我这就去办！”

第二天，供给部派人将五千块大洋送到中央红
军后勤部。杨至成喜出望外，连声道：“这下可救了
急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都
将这五千块大洋视为雪中送炭。

此事知者不多，但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多年
后，他仍感慨道：“那时候，多亏了那五千块大洋啊！”

从鄂豫皖苏区一路征战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
堪称一支传奇之师：在几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十五
军人数最少，平均年龄最年轻，出发最晚，但最先到达
陕北。更难得的是，在几支主力红军中，他们几乎是
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其他主力红军出
发时浩浩荡荡，途中牺牲惨重，众多将士倒在征途，而
红二十五军一路抗击了敌人三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
不仅没有减员，抵达陕北时反而扩充了八百余人。此
外，红二十五军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
（豫陕、鄂陕边区十余县）的队伍，也是唯一一支发展
地方游击师的红军——他们在商洛地区将各路游击
师和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有效
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与陕甘苏区的建设。从这支
队伍中，走出了近百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我收回思绪，从六盘山上缓步而下。仰望巍峨
大山，我仿佛看见我们的红军先辈，那翻越山峰的
坚毅身影，那坚如磐石的钢铁意志，那“不到长城非
好汉”的豪迈气势，那为中国革命勇于献身的万丈
豪情。六盘山啊六盘山，你不仅是一座地理上的高
峰，更是长征红军将士意志、豪情与信念的凝聚。
你是一座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精神丰碑，巍然屹立
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永远矗立在后来者的心间。

施大善与行小惠
刘忠魁

六盘山上想起红二十五军
刘益善

长征路上（六盘山）（国画） 李可染 作


